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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在動物下痢後的腸道修護所扮演的角色 

 

下痢後腸道細胞的變化是影響飼養效率與動物健康的關鍵指標 

經濟動物產業估計，幼畜因下痢引起的失重、治療與死亡，每年損失金額高達數百萬美金。

因腸道是重要的營養吸收器官，腸道上皮還是阻止外界環境有害物質入侵機體的重要屏障，這

道屏障是由腸上皮、上皮細胞間的緊密連結與固有層等構成的，但由於腸細胞的感染或滲透壓

的失衡，絨毛萎縮、吸收能力下降與固有層(laminar propria)的單核球浸潤等一連串的腸道功能

損傷後而引起下痢的症狀，也同時會造成幼畜對營養吸收不良的併發症，兩者合併下，死亡率

高達 60%以上。以仔豬為例，最常見的問題就是細菌性與病毒性所引起的下痢等消化道疾病，

其原因大多與母體給與的免疫保護力下降、衛生管理差、環境變化與離乳時產生的緊迫有關，

此階段也是仔豬最需要能量與營養補給的階段，一旦發生下痢，加上營養吸收變差，容易造成

失重與死亡。 

腺窩細胞的分化與更新的速度關係著小腸上皮細胞的修護，維持腺窩細胞正常更新速度，

可讓上皮細胞緊密聯結減少間隙。而下痢或腸炎的腸道結構受損嚴重，會讓腸細胞大量脫落，

絨毛大幅度的萎縮與黏膜層受損變薄(如圖 1)，當具吸收功能的絨毛細胞大幅降低，而腺窩細

胞的成熟速率又來不及補上絨毛細胞的空缺，造成腺窩加深，營養也無法被機體有效應用，因

此降低了動物的成長。此外，下痢也造成腸腔原有的緊密結構鬆散與腸道上皮細胞的不完整性，

讓細菌非常容易移轉到其他位置，造成其他部位的感染。由此可知，腸腔中腺窩細胞成熟速率

是腸道受損後恢復正常營養吸收功能的主要關鍵(Shelia et al., 2013)。 

 

  

圖 1. 5日齡下痢(a)與正常(b)仔豬迴腸組織切片圖(Hanne et al., 2013) 

 

就目前而言，對於預防細菌性感染下痢，因細菌抗藥性與畜產品安全考量，已經逐漸禁止

飼用抗生素的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益生菌、益生質或酸化劑，它們可有效減緩病原菌引起下

痢的問題(Casey et al., 2007; Tasi et al., 2005)；而豬隻病毒性的感染尚未出現一個有效的治療方

式，雖然疫苗是控制疾病較為積極的方式，但疫苗通常具有專一性，只能減緩特定病毒引起的

症狀，從病豬糞便中分離的大部分病毒尚未出現有效的疫苗可協助疫情的控制，且大環境的變

化，疫苗的研發始終無法趕上病毒株變異的速度，多數的病毒感染造成養殖戶重大的損失，且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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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都與豬隻下痢有關(Kreuzer et al., 2012)，體液與腸細胞的脫落及大量的流失，引起酸中毒

與嚴重脫水等，合併無法有效吸收蛋白質等營養素，如此腸道屏障損傷與營養失衡，都是下痢

引起仔豬嚴重損失的主因之一，損傷的腸道必須先儘速修護上皮細胞的正常功能，以利後續營

養吸收，建立完整的防禦城牆，才是王道。 

 

益生菌對腸道受損後修護的助益 

益生菌對腸道健康上有許多的幫助，最為人所知的，就是改善腸道菌相，減少病原菌的生

長，促進蠕動等，菌相也是影響著腸細胞代謝的主要因素，故改善菌相也是修復腸道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益生菌還有修復受損腸道的能力，其經由吸附在腸道細胞上，可經代謝作用或是調

節免疫，促進腸道黏膜的增生，使更多的固有層延伸到腸絨毛中央，或是提升絨毛高度、與增

加營養吸收面積等腸道型態結構上的修復能力，以下簡述之: 

1.重建腸道好菌相: 

下痢發生時，因腸細胞大量的損失與滲透壓，加上症狀發生時，現場大多得配合廣效性

殺菌藥物控制，原本的菌相嚴重失衡。菌相的失衡，使下痢後的腸道結構重建的速度降低，害

菌比例增加，阻礙絨毛細胞的健全，建議可盡早使用具吸附腸細胞能力的益生菌種，以利建立

優勢菌相。 

動物腸道微生物可發酵碳水化合物，產生多種的揮發性脂肪酸，包括乳酸、醋酸、丙酸

與丁酸等，與腸細胞生長、代謝與分化有關(Roediger,1980; De Fazio et al., 1992)，這些揮發性

脂肪酸也參與了免疫機制。當飼料添加益生菌數量增加時，腸道中的好菌與揮發性脂肪酸含量

也會顯著增加，尤其是乳酸菌，不但可有效吸附腸細胞上進行免疫調節與壞菌競爭排除，並可

代謝產生揮發性脂肪酸，使腸腔 pH值降低，營造出不利病原菌生長的環境，亦可促進腸細胞

增生，提高對營養物質的吸收。 

2.免疫調節與排除有害物質 

腸道是一個強大的免疫防禦系統，動物體內約有 60-70%的免疫細胞都在腸道淋巴組織

(gut-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GALT)上，是全身最大的免疫器官。當腸道屏障功能被破壞時，

可導致腸道微生物免疫耐受性的喪失與異常免疫反應(Lee and Bak, 2011)。下痢是一個很典型

的發炎症狀，而益生菌經過調節免疫反應預防或減緩下痢的產生(Roos and Katan, 2000)，像是

調節與修護上皮細胞受損的先天性免疫系統來維持腸道屏障功能，不但可減緩腸道發炎的發生

與症狀，也會提升排除腸道病毒或病原菌的數量(Lee and Bak, 2011; Pagnini et al., 2010; Sartor, 

2005; Barrlen et al., 2009)，例如豬源嗜酸乳桿菌 LAP5或屎腸球菌就利用免疫路徑，分別降低

沙門氏菌侵入內臟與輪狀病毒在仔豬腸道的數量(Lin et al., 2006; Susanne et al., 2012)。 

  

3.修護腸道結構 

使用乳酸菌的動物，發現可經由調節腸細胞的肌動蛋白與整合蛋白訊息傳遞，刺激腸道

的腺窩細胞成熟的能力，研究發現在空腸、迴腸，高腺窩細胞取代絨毛細胞脫落的速度，提升

25%與 70%，甚至在結腸的部分，可提升高達 200% (Ichikawa et al., 1999; Geoffrey et al., 2012)，

並且明顯發現絨毛高度與腺窩深度都有改善的效果，顯示某些乳酸菌有助於腸細胞的成熟速率，

以增進腸道的屏障功能與營養吸收。動物營養學報也指出，芯來旺乳酸菌對離乳仔豬空迴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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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型態結構有明顯改善，減緩腸道黏膜絨毛的萎縮，說明了在腸道損傷的階段，使用益生菌

為腸道細胞提供較好的保護作用。 

 

總結 

無論是細菌性或病毒性的下痢，都容易造成腸道屏障功能的損傷，而腸道受損後的修護

力取決於腸道腺窩細胞的成熟率，而益生菌被證明對於修復腸道損傷及腺窩細胞的成熟率是有

很大幫助，但並非所有細菌都有如此功能，因此在挑選菌種就必須更佳謹慎。 

 

生合公司的 SYNTEK
®

 thorough菌種開發生產技術，細胞吸附與免疫調節特點都是嚴選禽

畜專用菌株過程中必備條件，經過哺乳類腸道或禽類消化道的吸附評估後，再進行免疫調節能

力的探討，並深入了解各菌株的使用特性，再加上功能性與田間測試等確效，方可成為禽畜養

殖有效的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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